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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唱腔的新与旧
——京剧艺术随笔之五

口石英

凡爱好京剧的人们都知道，在京剧发展的一二百年问，仅就唱腔而言，几代演员不断研磨、丰富与创新，其

目的大概还是为了更加符合剧情、人物性格。更简洁地说，还是为了更好听、动听，更能抓住观众，这无疑是

构成一个流派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因素之一。

我是一个不算老观众也不算新观众的京剧爱好者，因少年时期在农村生活，虽也看了不少京剧演出，但

直接欣赏到当时(更谈不到从前)顶尖伶人的艺术极少，所幸能从留声机唱片中听过诸如谭鑫培、汪笑侬、余

叔岩、孟小冬、金少山、言菊朋、梅兰芳、程砚秋等统属于民国年间的唱腔。但对有些流派首领和有些生旦净

大师级的唱腔未得直接领略，如王瑶卿，也许有他的唱片和录音，但是我未曾听到。至于京剧的创始人与重

要的流派创造者，如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汪桂芬、孙菊仙等，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根本无法听到他们

到底是如何唱的，更不能看到除文字记载之外任何真切的记录。

从文字记载中所能知道的是，程长庚作为老生行的宗师对于京剧的真正形成与发展贡献甚大。还有张

二奎的朴直宏亮、余三胜的注重韵致、汪桂芬的激越慷慨以及孙菊仙的宽亮苍劲，都在当时赢得了大量观众。

但据记载，从渐次向现当代发展变化的轨迹来看，总的趋势是由较早期的朴直刚劲向宛曲淳柔、丰富多

变转化。最典型的如谭老板在清末民初的革新性发展，唱腔悠扬婉转，略带感伤，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

的一曲“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使整个京城上下自然效仿，蔚为奇观。此后，许多生行名角自觉地向谭靠拢，

但又各成分支，终而自领流派。他们中有的更趋跌宕起伏，不拘一格；有的潇洒自如，更见优美；有的醇厚有

味，刚柔相融；有的苍劲有力，韵致不俗；等等。在净行中，原先人们习惯的那种黄钟大吕、声震屋瓦的大花

脸，受到了以脱颖而出的裘盛戎为代表的淳厚婉转、颇富韵味的新流派的极大“冲击”，以至到后来形成了“十

净九裘”的局面。

这在相当程度上，应该算作是京剧唱腔方面的一大进步。因为一般来说，文化也好，艺术也好，发展到一

定程度，总不免要有所变化。

k，·求新，通常是不满足现状、有追求的艺术家的必然走向。这不论是从艺术自身发展还是从观众审美口味

上来说都是必须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规律性使然。
。。

然而，相当长的时期以来，我也在思考另一些问题：所谓的求新、创新是否意味着完全颠覆过去、埋葬旧

的?“旧”的东西中是否有可取之处?是否“新”的东西一切都好，在所有方面都能胜过旧的?更广阔的范围且

不说，单从中华国粹而言，如书法、中医、精绝的工艺品种种，恐怕就未必。那么京剧呢?是否能够绝对例外

呢?为此，最近我费了很大周折重新听了所能得到的谭鑫培的老唱片，尽管年深日久，唱片太老，多少有点走

音，但那种原汁原味的纯美还是使我心服。后来宗谭的一些大家，固然是各有创造、各有千秋，但谁也不能完

全取代谭，这也就意味着谭的独特魅力不是任何师承者和发展者所能完全带走的。这也给了我以重新印证

与新的启发：任何有风格、定力的大家，都只能是艺术领域中的“这一个”。另外，我也听了当年女老生孟小冬

的唱片，同样她也是任何后起的效仿者所不能完全取代的，想从根本上加以超越，更是难上加难。更有意思

的是，前些年我曾经读了不少这样的文字：为了强调净行“十净九裘”的必然性与革新意义，有意无意地以嘲

抑口吻说当年老派的唱法只有嗓子而无韵味的单调。但是最近当我从唱片中重新细听了金少山等前辈花脸

名家的唱腔，尤其是结合前两年票友大赛中有极少参赛者以金派唱段打擂这一事实加以思考，我反倒听出被

有所冷落的唱腔的不少好处来了，觉得他们因为有足够的本钱——嗓音和气势才敢玩这一IZI，说白了，没有

这个金刚钻，还很难揽这瓷器活。

至此，我竟是从另一面明白过来：纵然是发展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好东西，若仿者太多，久则反生一定的

“旧”味；相反，曾经是“旧”的，若尚有可取之处，经久再听反出新意。这个道理并不为怪，是深含辩证法在其

中的。所以发展也好，创新也罢，都不应绝对化，不可“一刀切”，还是应在发展与创新的基础上，提倡百花齐

放，百舸竞流；而基础的基础，还是要具备真正的实力。巧用，巧取，都是可以的，但不可一味讨巧，那与真正

大家的创新之路可谓南辕北辙，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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